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冥冥之中，一切皆有缘分。
于人如此，于物又何尝不是？

春节期间，我与弟妹一家在
小区散步。行至大门口石坝处，
一股浓烈的花香扑鼻而来，沁人
心脾。“是什么花这么香？”正值
青春妙龄的侄女脱口而出。“应
该是梅花吧！”我不假思索地回
答。因为年前的一个雨夜，我从
外面回来，一踏上石阶，便闻到梅
花馨香。

“找到了！是这种花！”侄女
停驻在一株花非花、树非树的植
物面前，举着手机迫不及待地拍
照。我凑上去闭眼细嗅，果然是
它！只见它一身褐色的枝干，虬
枝盘曲；每一根柔韧的枝条上都
绾了一个圆形结扣，枝丫上依稀
可见毛茸茸的叶芽；枝头上那一
朵朵绣球似的大花，由无数雪白
小喇叭状的小花簇拥着，每朵张
开的“小喇叭”里都包裹着嫩黄色
的花芯，像繁星点缀，又像少女头
戴花环。此时，初春的暖阳穿过
树梢斜照树身，光斑熠熠，令人惊
艳。

该怎么称呼它呢？暂以“无
名花”发朋友圈吧！刚一发出，收
到文友姜波老师解惑：这是我们

小时候叫的梦花树，晚上做了梦，
早上就在梦花树上打个结，就会
梦想成真。噢！原来它有这么动
听且充满诗情画意的名字呀！我
急于了解更多，打开手机百度搜
索。梦花树——别名“结香树”，
又称作“爱情树”，它早已成为一

种信念的象征，贯穿古今。它承
载着世间痴情男女为爱许愿祈福
的重任，寓意着有情人永结同心
终成眷属，喜结连理，白头偕老，
幸福绵长。原来，那树上的一个
个“同心结”如同一把把“同心
锁”，锁住两颗相爱的心，锁住时

光，风雨不蚀。这一个个“同心
结”系上的是坚守一生的承诺，也
是一串幸福的音符。

如此神奇的梦花树，不仅能
让“美梦成真”，还能让“噩梦消
散”。小时候，我隐约听院子里一
位婆婆提到过：如果你在噩梦中哭
醒，不要声张，悄悄去梦花树上选
一根枝条打个结，就能驱逐心头的
阴影，护佑平安。但我并没见过它
的真容，今日相见，弥补了这一遗
憾。而那个关于爱情的“心结”，
也许这位婆婆并不知晓，也许是
她故意缄口不言，秘而不宣。

梦花树的存在，为我们的生
活编织了一个美丽的神话。虽
然，月老的红线会被扯断，丘比特
的神箭也会射偏靶心——但只要
于茫茫人海中，遇见你所要遇见
的人；于时光无涯的荒野里，没有
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恰好赶
上。它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在
当今多元化的爱情面前，什么是
不惧岁月变迁，什么是海誓山盟，
什么是情比金坚的古老信念。

愿每一个“同心结”都能结出
一颗“甜蜜果”；愿涉世未深的侄
女在若干年后，再见梦花树，依然
满心欢喜。

又是一年菜花黄。
独自坐在小县城一个安静

的角落里，泡上一杯新茶，享受
三月温暖明媚的阳光。朋友圈
里一张张油菜花照片不时出现
在眼前，那金黄的色彩，瞬间打
开了记忆深处那扇尘封已久的
门，思绪不由自主地回到了乡下
老家——那片承载着无数回忆
与希望的蒋家山。

蒋家山地处川东大山深处，
山脚下，错落有致地分布着农
家，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偶尔
山风过处，缕缕炊烟随风而舞，
宛如一幅宁静而祥和的乡村田
园 画 卷 。 离 我 家 不 远 的 山 梁
上 ，住 着 一 位 名 叫 小 雪 的 女
孩。我比小雪大几个月，在那
片充满生机的土地上，一起度
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和少年时
光。

记忆里，乡亲们爱在山梁上
种植大片大片的油菜，每当油菜
花盛开的阳春三月，小雪总爱往
山梁上跑。她告诉我，油菜花开
得越茂盛，蒋家山就会越兴旺。
到了读书的年纪，我和小雪背着
用针线缝制的布书包，小小的脚
丫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一步步
走向学校，书包里装着中午在学
堂吃的红薯和洋芋。放学后，我
和小雪爬到山梁上，在一块干
净的石头上随意地坐下，看着
山梁上的油菜花，肆无忌惮地
开放着。我随手摘下一朵油菜
花 ，放 在 小 雪 的 耳 边 ，说 ：“ 小
雪，你看，你现在像个花仙子。”

她笑着打我的小手，然后偷偷
把花稳稳地别在头发里。小雪
和我在花丛中追逐打闹，她哼
着不成调的山歌，歌声像蒋家
山里的泉水，“叮咚”作响。我
问她，这山歌是谁教的，她说是
奶奶。奶奶说，油菜花是蒋家
山的信使，每到春天，就会来山
梁上跳舞，山歌是献给住在蒋
家山里的山神。

夏天，我和小雪背着小背篓
到山坡田野间割猪草；秋天，我
们一起在蒋家山的怀抱里，采摘
山果，那酸酸甜甜的味道，至今
还留在我的舌尖上；冬天，我们
在雪地里玩耍，小手冻得通红，
也不觉得寒冷。

初中毕业后，我考上县城高
中，后来又顺利地考上大学，一
步步走出了蒋家山，走向了更广
阔的世界。而小雪，却没有那么
幸运。她没有考上高中，便跟着
村里的人到南方打工去了。从
此，我们的生活轨迹渐行渐远。

从那以后，山梁上的油菜花
依旧是蒋家山的信使，依旧在春
天里开放。只是，身边少了那个
陪我一起看花的人。独自爬到
山梁上，坐在那块似乎尚有小雪
余温的石头上，看着山梁上大片
大片的黄。

我读大学三年级时，收到村
里阿桂写来的信，信中说小雪嫁
给了村支书的儿子。那一刻，我
的心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
揪住，无处安放。我不知道为什
么会如此紧张，是少年时的那份
期待变成了镜花水月，还是心中
那份朦胧的情感在作祟？独自
来到学校外面的小酒馆，向老板
要了一瓶酒，默默地坐在角落
里，一杯接一杯。回到宿舍，我
一头倒在床上，用被子蒙住头，
睡了一天一夜。

二十多年后的一个三月，我
回到了蒋家山下的老屋，给去世
的父母上坟。想起小时候在老
屋前玩耍的情景，那温馨的画面
在脑海中不断浮现。如今，物是
人非，老屋也化作一块块平地。
山风从山坳里钻出来，带着蒋家
山里湿润的泥土味，混着若有若
无的花香，扑在脸上，像小雪的
手轻轻拂过。站在老屋地基边，
我望着山梁上大片大片的油菜
花，在阳光下怒放着，不争气的
泪水一下模糊了双眼。

赶场天，我来到乡场上，漫
无目的地在人群中穿梭着，不经
意间，我的目光与一位妇女的目
光交会在一起。时间仿佛在那
一刻凝固了，她就是小雪。岁月

在小雪的脸上留下了深深的痕
迹，皮肤不再像我记忆里那样光
滑细腻，皱纹也无声地爬上了眼
角，但小雪的眼神依然那么温
柔。我们聊起了二十多年的经
历。小雪告诉我，她在南方打工
的那些年，吃了很多苦，但也学
到了很多东西。后来，小雪奉父
母之命回到老家，和村支书的儿
子结婚，过着平凡的生活。

临别之际，小雪热情地邀请
我在 3 月 8 日这天到她家做客，
说要嫁女了。我微微一愣，随即
点了点头。时间过得真快，那个
曾经与我在油菜花丛中嬉笑玩
耍的小女孩，如今也要把自己的
女儿嫁出去了。

3月8日这天，山梁上的油菜
花开得正盛，那金黄的色彩比以
往更加鲜艳夺目，仿佛是在为这
场婚礼增添一份喜庆和祝福。
我如约来到小雪家参加她女儿
的婚礼，看着小雪忙碌的身影，
我的思绪又回到了过去。那一
夜，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难以
入眠。我想了很多很多，想起了
山梁上那大片大片的油菜花，想
起了小雪从花丛中钻出来，脸上
沾着花粉，咯咯地笑的模样。那
画面，如此清晰，又如此遥远，仿
佛是一场遥不可及的梦。

第二天，我坐在回县城的客
车上。窗外，田野里大片大片的
油菜花，一块一块地往后退去。
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又想
起小雪，想起蒋家山，想起那片
金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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